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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獲得國際雜誌選出的四十位四十歲以下
亞洲出色設計師的蔣志偉（Vincent），一貫
以「平衡」為設計哲學。在香港土生土長的
他，認為每個設計項目都應該在美、實用及
成本（包括能源）之間取得平衡。而每次你
問他哪個是他最滿意之作，他必會答你「下
一個」。
自小已經對空間佈局及美術擁有濃厚興
趣，加上從旁人口中的讚賞，蔣志偉也得知
自己有設計的天分，年紀小小的他已立志進
軍室內設計界。
他並不會如一般設計師那樣孤芳自賞，反
之往往能站在不同角度觀察及思考，提議出
使人喜出望外的設計，令他深受顧客喜愛。

「身為專業的室內設計師，你不需客人告訴
你『我需要一張椅』，你才給他設計一張
椅，當你站在他的立場時，你就要知道他的
需要，在他發現需要或問題所在之前，你就
要給他一個漂亮的設計。」
2012年8月，蔣志偉和一位志同道合的同

學兼朋友Kelvin創立IN CUBE DESIGN，
短短年多的時間已經完成多個令人讚賞的作
品，公司更由小型工作室變成更專業的設計
事務所。
四十驕子的獎項標榜是得獎者將是領導未

來二十年的設計師，問到他對未來設計大方
向，他毫不遲疑地回答︰獨特性。「設計師
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他能夠給予固有的空

間或物品一些額外的增值。舉一個簡單的例
子，如果標榜環保、保育，把所有東西一成
不變，那是不足夠的，因為沒有了獨特性，
沒有什麼被增值了。」
他一再強調，設計是用固有的資源把它增

值令它更具價值。「例如要多想想怎樣把舊
的東西，例如舊傢俬、舊擺設它變成原材料
來成就新設計。」隨資訊科技發達，所有
人更容易接觸及認識美麗的東西，從互聯網
上他們可以知道更多漂亮設計或配件，因此
設計師必須有其個人風格，「我們不單要令
客人室內變靚，有獨特性，更要平衡所有於
設計及工程所涉及的東西，除了美，還有時
間、金錢等。」 文：Jasmine

亞洲出色設計師蔣志偉
「設計師的價值是讓空間或物品增值」

七年前，我第一次聽到薩頂頂的音樂。伴隨那張環球唱片強勢包裝全球發行的專輯《萬物生》的鋪天蓋地宣

傳，一夜之間，她躍入了國際視野。

七年過去，她的第四張專輯《幻境》被她自己戲稱為是第3.5張：一次對前三張的小總結。5月尾，她的「幻

境」巡演來到香港，第一次有機緣聽她唱現場。空靈入骨的好音色，與專輯幾乎毫無二致。

其實，像薩頂頂在做的音樂，甚至很難用「世界音樂」的標籤就將之完全概括。她內心渴望在舞台上帶給觀眾

一場心靈瑜伽。而當作為聽眾的我，身份跳轉，面對面注視這個一旦打開話匣子就坦誠得一覽無餘的女子時，

終於覺得我開始明白了她——她的音樂、她的信仰以及她在這七年中淬煉與昇華出的成熟智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幻境》的誕生，本來甚至不是為了發行，它只是薩頂頂自己的
一個音樂練習：把前三張唱片中那些當時沒有達到她自己期望的音樂
做個小總結，用更有衝突感的電子音樂去結合——而這種融合的試
驗，在她的唱片公司環球並不被看好。他們覺得她太民族了，和太電
子的東西去碰撞，不知效果如何。
「我就說這個不用發行，做完只是未來演唱會時展示一下。但公
司還是給了我一個DJ的合作名單。」那份名單不乏國際知名DJ，但
薩頂頂最後選擇了其中並不那麼有名但在上海生活過的Conrank。整
張專輯做完，公司眾人聽了，覺得確實也有意義拿出來發行。
《幻境》其實是標誌了薩頂頂作為一個音樂人的成熟期。所謂成

熟，是指「民族風」不再體現為民族服裝和某些民族樂器的刻意使
用，而是以內心強大的民族文化的自信去支撐。她說：「作為中國一
個現在正在活躍的音樂人，我認為我該拋棄掉那些民族服裝和樂器
了，相反我要讓大家看到這個民族性像血液一樣，就是我的。」哪怕
是用最前衛的西方方式。
「但反過來說，我們不能放棄代表自己國籍的部分。」
那部分是什麼？「就是當觀眾一聽到，就能明確判斷這個音樂是

中國的。不是語言上，而是音樂性本身。」所以雖然
《幻境》用了強大電音，但當西方人一聽到時，依舊
覺得這就是「中國」的。
「如果你是一個中國人的話，你所代表的藝術行
為一定是帶有中國標誌和印記的——除非你是
ABC沒受到中國任何文化熏染，這時候你當然可
以做西方音樂，因為你表面是中國人，但其實骨
子裡不是。」但薩頂頂非常清醒：「如果你骨子
裡是，做的東西又不是，那就證明你在抄。因為
你生活在中國，你不是那個土壤培養出來
的。」

「我屬於一個自由的地方」
我們常常討論一個人的淵源：來自哪個民族哪個地
方？但薩頂頂卻認為，其實到了今天，這個概
念該有所改變了，她更在乎的不是祖
籍血統，而是文化認同感。
雖然擁有1/4蒙古族血統，但

她認為那個部分對她來說可能就
是小時候喝牛羊奶長大身體好一
點，僅此而已。而她的文化認
同感卻是由個人性格、後天所
接受的教育、和在偶然緣分下
接觸到的文化共同塑造而成。
因為信仰藏傳佛教，薩頂
頂對西藏當然有情結。但她
認為，情結只是表象。「最
終為什麼我會喜歡它？在核

心裡，是因為它能給予我那種很寬有鬆或者很自由或者很懶散或者很
有神聖性的一種精神追求。」
她喜歡的，歸根結底是一種「空」的狀態。在西藏也好雲南也
好，她能找到那個狀態。
「尤其在雲南。它有一點海拔，一去之後，整個人的身體狀態和

曬太陽的懶散狀態，其實能讓我達到一個對無為的認識。你什麼都不
做曬一天太陽，都覺得好有意義，可如果我在北京一天，什麼都不
做，我心會慌。」
而在西藏，她會不停提醒自己在這個世界的時間還剩多少。因為

那裡海拔很高，才讓人真正開始關注呼吸，才會產生迫切想要找到生
命真理的願望。
「所以這兩個地方給我的是不一樣的感覺，一個是無為，一個是

希望快點認識到生命的本質。這兩個地方合在一起，我才覺得，那是
我同時需要的平靜與尋找。」

《萬物生》背後的故事
站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回顧從前，薩頂頂依然認為做《萬物生》那

張專輯對她自己來說，是有種特別的選擇。因為當年沒
有任何一個人認為她那張唱片會有前途。她甚至考慮
過地下發行。
2007到2008年，中國大陸樂壇還處在選秀的最旺

盛期，而早在2005年底，薩頂頂已經錄完了《萬物
生》，所以她其實是帶一整張唱片簽約給環球的。
很長一段時間裡，薩頂頂都處在根本不知道《萬物

生》有何前途的狀態下，但有一點她是非常清楚的。
「我既然選擇了這個風格，那為什麼我不堅持把它做完
呢？」所以她一直堅持做縮混，像個偏執狂一樣，先後找
北京、台灣、香港的音樂人一遍遍去做。
「最後我在上海找到了給何訓田、譚盾他們做縮混的蘇

前老師，連我自己都覺得，可能做四遍真的太過分了，但就
是在那一遍一遍縮混的過程中，環球唱片來找了我。」
當時環球希望薩頂頂給他們公司旗下一位歌手做製作

人。她的答覆是「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簽我。
但如果你們沒有，這張唱片無論地下發行也好
怎樣都好，我必須要給它一個結果。然後我
可以去做你們的製作人。」
整張專輯的縮混做得差不多了，薩頂頂就
想自己應該去想個方法表演這些音樂。所以
她又用了一段時間訓練舞蹈，《媽媽天那》
的手印舞就是在那段時期她和一個發小一起
排練出來的。「當時自己把在一個簡陋排練
廳排練出的舞蹈給到環球唱片，他們看完終
於給我打電話，決定還是把我簽下來。」
《萬物生》從最早錄完直到環球決定全
球發行面世的整個過程，也是薩頂頂在音

樂生命中完成一場巨大賭注的全過程。
所以如今雖然有很多人建議薩頂頂出一張純唱經文的清唱專輯，

認為那來得更純粹。但她個人覺得：「那個需要力道，就像第一張唱
片一樣，心的力道一定要夠，才能真正做到最好。」
《幻境》被薩頂頂看作是她的第3.5張唱片。接下來的時間，她需
要沉澱。真正意義上的第四張唱片，她會深思熟慮後再判斷該怎樣
出，甚至於沒想好就完全可以先放一放。

安安分分做「小幽蘭」
薩頂頂個人對「世界音樂」這個一直與她自己的音樂牢牢捆綁的

定義，有更廣泛的認識。在她看來「所有音樂家一在全世界樂壇露
面，首先都會被歸類為世界音樂，但是在成長過程中，每個音樂家都
希望要麼成為這個風格的代表人物，要麼成為以他個人名字命名的一
種風格。」
因為她很明白，「世界音樂」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以西方為中心

面向全球推出的——除英文以外其他國家有強烈民族性或者個性化
的音樂，會被一股腦定義為「世界音樂」，這也是站在西方世界立場
上的很主觀的一種歸類。
薩頂頂說：「對我個人，無所謂這個歸類是什麽，重要的還是未

來的方向，是我能不能最終讓全球樂迷知道：頂頂真的可以代表她自
己的風格——在現在全球音樂風格飽和的狀態下，能不能再給其他
音樂家提供一些可能性？」
百花齊放的音樂類型，就是指不必所有的花都要是玫瑰花。「恰恰

我可能就是那一朵小幽蘭，雖然它沒有像大牡丹大玫瑰那麼耀眼，但
可能也有人需要它。」薩頂頂說：「我安安分分做好小幽蘭就好。」

「舞台就是我的寺廟。」
而談到薩頂頂音樂創作背後的驅動力，便不可避免要談到她的信

仰。她說自己的驅動力很簡單：就是始終特別感恩。
她在音樂中想傳達的精神從沒變過，依然不外乎就是《萬物生》

最早想表達的那種精神：讓最弱小的人看到聽到這音樂時，能夠有一
顆自信強大的心；讓最強大的人看到聽到這音樂時，能暫時放下自己
的驕傲，明白人在世間上也沒什麼。
薩頂頂說：「最接近宗教的，我認為就是音樂。音樂它的抽象

性，足夠和宗教媲美：七個音符對來對去，就能讓人產生不同的心理
感受。」
信仰藏傳佛教的她，曾陪信仰凈土佛教的母親去西藏布達拉宮。

如果說薩頂頂母親身為佛教徒的淡定與坦然，真正衝擊到她，大概也
是那一次。
她回憶說：「我們兩個一起登布達拉宮走上長壽殿，那裡其實是

二十一歲倉央嘉措圓寂的行宮。講解員說大家可以在這裡求長壽，當
時我就跪下來，很虔誠去求，好像跪了很長時間，把很多願望一股腦
地許願。當我回頭時，發現我母親已經不在她的位置上。我就趕緊去
找她，發現她已經走下去了，我追住她問，媽你怎麼跑那麼快？你怎
麼不趕緊好好求一求？當時那幕真的讓我很震驚——我媽媽就回頭
跟我說：『你根本不是一個很好的佛教徒，你一直在求佛祖想去逃避
無常，你覺得自己很自命不凡，就可以擋住因果。你很可笑。』我被
她說得有點傻了。我覺得我母親特別冷靜。後來當我們繞出來繞到大
昭寺門口，看到很多人在磕頭，突然那個瞬間我明白——之前磕頭
時我總有目的有願望：讓我的音樂更好聽吧！讓我媽媽身體更好吧！
但那個瞬間我發現，所有磕頭的人在磕的是——讓我放下這一切
吧！讓我不要有願望吧！讓我不要有目的吧！讓我去更加純粹地去做
一個真人！」
信仰在那一刻，教曉了薩頂頂學會放下，永遠給自己一個機會，

懂得感恩。
所以，如今的她坦言：「舞台就是我的寺廟。」音樂，早已是與

信仰一樣珍貴的所在。

「世界音樂世界音樂」創作者薩頂頂
讓最弱小的人獲得一顆自信強大的心讓最弱小的人獲得一顆自信強大的心


